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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李白賦論李白詩歌的時空特色

許東海

李白早以豐富而精彩的詩歌作品，聞名中外古今，其中因素眾多，但主要

則應歸因於李白個人的詩歌特色，從而代表著中國詩歌黃金時代中的盛唐氣象

。而李白詩歌的主要風格則為豪放、飄逸，此一評價，在唐代即已出現，並為

李白本人所欣然接受(註一) ，豪放重在氣象之闊大，飄逸首在超俗不凡，就

李白詩歌而言，貝IJ主要體現為一種壯美特色。當然「詩仙」李白並非拘於某一

種風格，但這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然而無論豪放飄逸或所謂壯美，都只是一種代表風格或主要印象，難以其

體捉摸與理解，因此本文試從李白詩歌意象的主要線索一一時、空，所牽涉的

寫作手法與特色，作為他詩歌風格形成的重要註腳，從而說明李白詩歌產生獨

特魅力的重要關鍵。

李白詩歌中獨特的時空特色，確是重要的，過去專門探討此方面的文章雖

註 一:參見李白〈上長安裴長史書〉中引時彥之評曰 r李白之文，清雄奔傲。」又殷

璿《河嶽英軍集》亦評李白「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又杜甫「春日億李白」

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辭，清新庚開府，俊逸飽參軍。 J 又苦溪《漁融數

話》卷 ，轉引王荊公語云 r 白之歌詩豪放風逸。 J 又嚴羽《滄浪詩話》亦云

「太白天才豪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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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出現，可惜只是失之簡略(註二)。另一方面對於李白詩歌的意象特色，雖

不乏洋洋大作，但觸及形成原因時，大多單從李白個人的道教信仰中尋求解答

，而這無疑也是從宗教思想與文化上解開李白詩歌特色之謎的重要線索，然而

畢竟稍嫌不足，尤其就他詩歌中呈現的時空特色而言，未必僅能得之於道教的

「存想思神」所轉化而來的藝術思維，這種屬於文學形成的文化因子，雖重要

卻也間接，而文學本身歷史性傳承，其實往往更具體而直接。換言之，就李白

詩歌中的時空特色而言，我們應更不能忽視文學傳統本身的影響力，因此本文

嘗試探索李白詩與辭賦文學的關係，並以其個人早年就已開始從事模擬與創作

的賦篇作為主要的線索，加以說明。

李白與辭賦文學的接觸甚旱，少年時代便已醉心於司馬相如所作辭賦，故

自云 r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 '私心慕之。 J (註三)並且頗有習作

，而且自喜於淒蝶古人，可見李白早期不僅勤作詩歌，於辭賦方面亦頗用心，

並深自期許，故在〈贈張相鍋〉中自謂「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而李白

所以會以司馬相如及其辭賦為其為文學習典範，與其故鄉蜀地的文化背景亦密

切相關，這一點又與他沾概於蜀地濃厚的道家與神仙學，並影響他的思想、性

格與文學創作相似(註四) ，然而蜀地同樣也是西漢著名賦家司馬相如的故鄉

註 二:李白的代表風格，可參見尹仲文、高昭業〈李詩飄逸說繹論) , (中國李白研究》

1991年集(南京﹒江蘇古結出版社， 1993) 。而論及李白詩歌之時空特色，如張

瑞君〈淺論李白詩歌時空描寫擎術〉參見<<中國李白研究月1990年集。

註 三:參見〈秋於敬亭送從佳崙游廬山序〉。

註 四:參見賈晉華〈蜀文化與陳子昂、李白) ，收錄於《唐代文學研究》第三輯(廣西

師大出版社， 1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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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承費先秦游士遺風，且好以縱橫之術、文學之辭游說天下諸僕(註五)

，因此，長於劍術與縱橫之術的司馬相如成為辭賦大家，這些方面可以說與李

白不謀而合，李白自己曾於初出蜀時作〈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自云 r

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甜

，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后與陶朱留侯，浮五

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故李白曾在蜀中從趙藥學習《長短經》等縱橫之

學。而司馬相如、揚雄一輩辭賦大家又正為蜀地文士的典範。

辭賦家及其創作，既然深刻影響李白早年的學習，並因此產生濃厚興趣與

志向，自然可能會與李白一生的文學創作密切相關，這一點我們還可從兩個方

面獲得印證，首先是李白本身的辭賦作品，其中包括擬作與創作兩類。按令所

傳李白賦計有八篇<擬恨賦〉、〈明堂賦〉、〈大獵賦〉、〈大鵬賦〉、〈

劍閣賦〉、〈愁陽春賦〉、〈惜餘春賦〉、〈悲情秋賦〉。其中〈大姐賦》據

李白自序謂其寫作動機乃在爭雄於司馬相如〈子虛〉、揚雄〈羽攝〉等賦篇，

可算帶有幾分模擬性外。〈擬恨賦〉貝IJ更在標題上明顯點出擬作的動機，據唐

段成式《茵陽雜旭》前集卷十二語資部云 r 白前後三擬《文選) ，不如意，

悉焚之，唯留〈恨〉、〈別〉賦。」貝IJ可見李白於《文選) ，尤其是辭賦一類

作品的熟悉與學習(註六)。另如〈大鵬賦》從主題與內容來看，則是《莊子

﹒逍遙遊》中「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大鵬一事鋪衍而成，此賦最大特色不

在原文哲理的闡發，而是李白運用賦家「鋪采搞文」的能事，並融合古今不同

時空的典故，所完成一篇辭賦化的新版〈逍遙遊) ，故亦極具創新特色。由上

述所述，可見李白賦作，或模擬或創新，其中可見李白出奇致勝以爭雄古人的

用心。

註 五:參見簡師宗梧《漠賦源流及其價值商榷》第一篇〈漠賦文學思想激流) ，頁26---­

詞，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69.12 。

註 六:參見拙作〈論李白賦對六朝文風的因革) ,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印， 199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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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李白雖無意於科舉登第，而冀望朝廷特予擅用，故可能因此而

有「獻賦」之舉，而據李白詩中數次自言「獻賦 J '如「苦獻長楊賦」、「獻

賦有光輝」等處看來(註七) ，則來自蜀地，並欲爭雄前賢司馬相如、揚雄的

李白，所獻並非詩歌，而是馬、揚等前人最擅長的辭賦作品，並欲以此作為終

南捷徑，可見李白與辭賦文學的密切關係，其中〈明堂〉、〈大擻〉二賦序文

皆自稱「臣日 J '當是有意於獻賦之作(註八)。因此從他賦作序文及其生平

經歷而言，這幾篇賦應是做關一生仕途與文學聲譽之作，亦必是李白彈精竭慮

的力作，其重要性正可反映出李白於辭賦創作的潛心。因此李白雖以詩名流傳

古今，然而他在辭賦上的心得，卻以另一潛藏形態，進入他的詩歌創作中，並

藉此影響李白詩歌的特殊藝術風格。

李白詩歌中的時空特{數，基本上成為其豪放、飄逸的具體註腳，其中深深

烙印著辭賦文學的諸多特性，而這些正可由李白具體的賦作中，得到重要的線

索與訊息。

李白詩歌中主要時空詩徵之一，即崇尚豪壯之美。這尤其體現在李白的景

物描寫詩句中，他很少運用精雕細璋的六朝筆法，卻主要抒寫大自然的宏偉與

壯闊，這種宇宙觀自然亦深得於道家，如〈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悶。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

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遷。戌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

當此處，嘆息未應閣。

註 七:參見〈答牡秀才五松山見贈〉、〈溫泉侍從歸遇故人〉等詩。

註 八:按安旗主緝之《李白全集緝年註釋》於〈大強賦〉按語中以為詹瑛所論天賀年間

所作，未必是。但無論如何，此賦年代或李白是否正待詔翰林，都無改於李白有

意獻賦的事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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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寫舟行至江漢平原，貝IJ謂「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J '而無論寫泰山

、黃河、長江、天山、蜀道、太行等山水形象都深契雄奇、壯闊之美，如〈橫

江詞〉其四:

海神東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悶。最可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

又如〈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遷，黃實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

雪山。

氣象宏偉，尤其李白筆下的黃河形象，更是古今的佳旬，其中之妙主要即得自

李白寫出黃河壯闊攝人的氣象;如〈將進酒〉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

不復田。 J <西岳雲台歌送丹丘子〉之「西岳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

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鞍轉秦地雷 J ' <公無渡河〉之「黃河西來決昆侖，咆

暐萬里觸龍門。」等等例子，不勝枚舉。

因此在李白詩歌中山川自然這種濃厚的特性，若從思想傾向上看，自然也

受到《莊子》的重大影響，而體現出道家超然卓越並以大為美的宇宙意識(註

九) ，並以高遠宏觀的視角，形成其詩歌中的壯麗境界。

李白善於表現壯闊氣象，還體現在他詩歌意象中最為突出的大鵬身上，並

成為李白一生自我的化身，如〈上李昌〉云:

大鵬一日同風匙，持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看看能最卻滄淇水。

即使如〈臨終歌〉中云 r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 J '李白感慨中

仍不忘大鵬的宏偉氣象，然而大鵬鳥的這種形象，固然淵源於、《莊子﹒逍遙遊

》中道家的宇宙宏觀，但在詩歌中其「怒無所搏，雄無所爭」的形象，則有待

於辭賦中鋪張揚厲的描繪手法，而李白〈大鵬賦〉不僅在標題上突顯其「大」

與他另一篇淵源於揚雄〈羽擻賦〉的〈大過賦‘〉相近，並與他在〈大姐賦〉序

註 九:參見袁行霈〈李白的宇宙境界) , <中國李白研究的91. 土) (江輩革古繪出版社，

1990.9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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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揭示的辭賦創作宏旨「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一致，都突顯了李白崇尚

壯美的主要創作風格。

〈大鵬賦〉中，巧妙地結合道家宏觀的宇宙意識與辭賦「閑衍侈麗」的獨

特手法，成功地塑造出象徵李白一生奮發向上，追求理想的偉大形象，如賦篇

末段借希有鳥之口的漢賦慣見對話手法，贊歎大鵬云:

偉哉鵬乎，此丈樂也。吾右翼掩乎西拯，左翼敲乎東荒。跨塌地絡，周

旋夭綱，以恍憶為祟，以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同我翔。

其中固然充滿道家的哲思，卻又頗借助於辭賦獨特的描寫手法。因此，此賦可

視為〈遙遙遊〉的辭賦化，並因此平添上更激厚的文學趣味，又例如此賦首段

，即刻意塑造大鵬「怒無所搏，雄無所爭」的形象與氣勢:

且正鬢說於海島，張羽毛於天門。刷湖海之春流，時扶桑之朝轍。焊赫乎

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舞，煙煙朦沙昏。五岳為之震蕩，百川為之

崩奔。爾乃轍厚地，揭太清。豆層霄，突重淇。激三千以喊起，向九萬

而迅征。背囊太山之崔覓，其舉長宮之縱橫。左迴右旋，快陰忽明。歷

汗漫以夭梢，羽工聞聞之崢嶸。真是鴻掌，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

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因可想像其勢，芽 其彤。

由上可見經過辭賦化的處理，加上騏儷文采，確實使得大鵬的形象益顯宏偉而

生動。同理，他筆下宏偉的名山大川，都經常是運用辭賦文學的表現特性，來

增強景物本身的宏大壯闊之美，延伸並擴大意象的時空範圈。

四

為拓展詩歌中大幅度的時空範圈，李白又常運用賦家「夸飾 J 手法，以增

強意象的感染力，例如:上述〈大鵬賦〉中描繪奮翅高飛時之「五岳為之震蕩

，百川為之崩奔」、「若乃足縈虹蛻，目輝日月。......噴氣則六合生雲，過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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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千里飛雪。 J 描寫其「雄姿壯觀，快恥河漠」之氣象，貝IJ云:

土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闊天而直說，義和倚日以旁歎。繽紛乎八荒

之間，掩映乎四海之半。橫大明而掩畫，苦混茫之未判。忽且每星以迴縛

，則霞且應而霧散。

至言大鵬造化神怪之極，貝IJ云:

種勢所射，餘風所吹。淇漲沸滑，巖巒紛梭，天吳為之悴慄，海若為之

且要跪，巨釐冠山而卻走，長鯨R島海而下馳，縮殼挫說，莫之敢處。

這種手法的運用遍布在李白幾篇漢賦型的大賦中，如〈明堂賦〉中寫「觀夫明

堂之宏壯也 J '曾作以下夸飾性比喻 r若大古元氣之結空」、「似天闡地門

之開闡」、「又比乎崑山之天牲，國九宵而垂雲。 J 夸其形勢之高聳雄偉，員IJ

云 r 駐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掩日道，過風路，陽烏轉影而翻飛

，大鵬橫霄而側度」、「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

，提炳熙以照爛，候山訛而暑換。蔑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同樣地在

另一篇〈大獵賦〉中描寫敢過時壯烈場面，貝IJ 云:

于是摧倚天之劍，彎落月之芳。崑品也兮可倒，宇宙噁兮增雄。河漢為

之卻流，川岳為之生風。羽毛揚兮九天玲，獵火燃兮千山紅。

又寫隊伍之壯盛、天網之密布，貝IJ謂「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電擊，

卷長空之飛雪」、「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蠟蜂過而猶礙，瞧棋

飛而不度」。篇末寫獵物之盛與情緒激動則又充分運用夸飾手法:

所以噴雪流川，飛毛灑宮。狀若乎高天兩獸，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

為山，下崩於林穴，陽鳥阻色於朝日，陰兔喪精於明月，思時裝上獵於

太清，所恨穹旻于亞各絕而忽也。

以上可|述這些李白賦作，可以說充分顯示漢賦夸飾的傳統特性，而李白又加以

運用在其詩歌創作中，成為其詩歌意象的主要特色，如「望廬山瀑布」二首，

便透過夸飾手法描寫廬山瀑布的雄放氣象，如其中七絕一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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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香爐生紫煙，進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夭。

另一首則以五古形式出現，尤其詩篇前半，更是瀰漫夸飾妓果:

西登香爐峰，兩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塾數千里。諷如 ;飛電來， f.t 

若白紅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雪天扭。仰視勢轉雄，壯哉造化功。

此外，李白的代表作之一〈蜀道難〉若非藉由賦家夸飾之彩筆，恐怕也難以達

到如此精彩動人的藝術殼果，李白亦因而贏得「誦仙」美譽(註-0) ，而李

白這首以七言樂府寫成的詩篇，正是「以雄健奔放，靈動多姿的長短旬，透過

極度誇飾的筆法，描繪由秦入蜀途中奇險壯麗的山川，充分顯現了詩仙豐富的

想像與驚人的藝術按巧。 J (註一一)

噫'于 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蠶叢及魚龜，開國何茫然。街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過人煌。西當太

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夭梯石棧方鈞途。

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四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謀

欲度愁攀援。青花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桐參歷并仰脅息，以手撫

膺生長嘆!

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境林間

。叉開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員長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

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鴻瀑流爭喧1毯，林崖串串石萬塾雷

。其險也若此，喔爾達道之人胡為乎來哉!

劍閣崢嶸而崔覓，一夫當悶，萬夫莫悶。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翁。朝

註-0: 據唐孟集《本事詩﹒高逸》第三云 r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紋，賀監知

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歎

者數四，號為誦仙。解金龜換酒，與1頃董醉，期不間日，自是譽光是劫。」另五

代王定保《唐擻言》卷七，亦有類似記歉。

註一一:參見沈謙〈從蜀道難論李白的夸飾) , (唐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 (台北，文

史哲出版社，民國7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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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吭血，殺人如麻。鑄成雖云棠，不如﹒早還家。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哇!

詩中的主題「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J '正是夸飾筆法，而本詩正充分運用此一

方法，舖陳蜀道之「危乎高哉」、「其險也若此 J 等等，並在全詩中「運用了

十四次夸飾，包括空間的夸飾、時間的夸飾、物象的夸飾與人惰的夸飾，真可

謂集夸飾之大全。 J (註一二)由此看來，辭賦的獨特寫作手法確與李白詩歌

主要特色密切相關，並因此強化李白作品中的時空跨度，成為李白詩歌壯美風

格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夸飾固然可以改造時空的客觀局限，但就表現形態而言，卻有二途，

一即「擴大 J '這是漢賦以來典型的表現方式，但李白有時卻以「濃縮」的手

法，夸飾了自然景象原有時空，亦即成為由大縮小的表現模式，此一表現方式

，與上引李白普遍擴大並強化意象的時空跨度，看似矛盾，其實只是一體兩面

之事，正因為李白以宏達高遠的宇宙視角去表現大自然等事物的雄偉氣象，因

此宇宙間的許多描寫對象，在他筆下的外在形態，便因此轉化為「天地之孵峙

，滄海之一栗 J '因此，就其神理而言，超越並擴展物象的客觀時空，這固然

是李白大量運用夸飾的典型，然而我們從物象的存在印象而言，反而會因此而

濃縮化小，這一點似乎一直受到忽略，然而只有從這形、神兩面俱全著服，我

們才能真正發現李白在「夸飾」運用方面的既廣且深，而且才能真正體現《文

心雕龍﹒夸飾》論述的真諦與完整性。

劉起論「夸飾」時曾舉例說 r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制，說多

則子孫干倍，稱少則民靡子遣。」其中明顯包括夸大與縮小兩種方式，以後者

而言，在李白的賦中也有一些例子，如〈大擻賦〉中寫「雲羅高張，天網密布

」時，謂「蠣蟑過而猶礙，瞧瞋飛而不度。 J 不正與《文心》所舉異曲同工，

註一二:以土二段同註一一。沈文中又引黃永武《中國詩學一一設計，自》以參差的筆法排

列，顯現蜀道中地無三尺平的景象，亦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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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促使原有的時空跨度濃縮化小，以發揮詩人真情實感的藝術妓果，因此〈明

堂賦〉中「玉女攀星于網戶，全娥納月於璇題。藻井踩錯以舒蓮，天窗槌翼而

銜霓。」就輕易拉近了天上與人間的距離。又如〈大鵬賦〉中「塊視三山，杯

觀五湖 J '更是典型的例證。

李白充分掌握並運用的夸飾手法，在他詩中同樣地顯現描寫對象時空上的

兩種變形，尤其濃縮化小一類，雖不如夸大一類在李白詩歌中典型且普遍地存

在，但它無疑又豐富了李白詩中的時空變化，並巧妙地避免一般夸飾易造成的

單調與不足，例如李白詩中黃河雄偉奔放的氣象早為古今共賞，也是李白頗真

代表性的精采作品，但在「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黃河落天

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中我們固然可以從中感知李白所謂「吾將囊括大塊

，浩然與淇津同科 J (註一三)的胸襟與氣度，但自李白「西岳崢嶸何壯哉，

黃河如絲天際來 J 的另一種夸飾手法中，不也可以殊途同歸般，感受李白胸中

與筆下的時空互動。因此，李白結合了比喻手法，將黃河濃縮化小後，下文便

接著描述它的氣象 r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數轉秦地雷。榮光休氣紛五采，

干年一清聖人在。巨雲咆障學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 J (註一四) ，可見夸飾中

的濃縮化小，不僅未曾削弱意象的氣勢，反能體現「小中見大」的新奇效果。

李白不少詩歌中都曾運用灑縮的夸飾手法，以增加變化，從而形成另一種

型態的時空特色，例如:

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江夏別宋之梯〉

槍飛免溪水，窗落敬亭宮。〈過崔八丈水亭〉

昔在九江土遙望九華峰，天河挂綠水，秀出九芙蓉。〈望九華山贈韋青

陽仲堪〉

白帝金精連元氣，石作蓮花雲作台。〈西岳雲台歌送丹丘子〉

註一三:以土三段詩句，分別參見李白〈將進酒〉、〈目，發十四〉、〈日出入行〉﹒

註一四:參見李白〈西岳雲台歌送丹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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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舒霜合，一條江練橫。〈兩后望月〉

水如一匹練，此地即乎夭。〈秋渴歌〉其十二

江或如畫裡，山晚望晴空。兩水來明鈍，雙橋落彩虹。〈秋登謝馳北棲〉

廬山秀出南斗旁，屏風九疊雪佛張。〈廬山搖寄盧侍御虛舟〉

日照香墟生紫煙，遙看瀑布挂前川。〈望盧山瀑布二首〉其二

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俠客行〉

紗窗倚天間，水樹綠如髮。〈經亂離後夭息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

太守良宰〉

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望廬山五老峰〉

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控。〈清溪行〉

上引諸例，或顯或隱，都與這種辭賦慣用的夸飾手法相闕，而以一種先收後放

、欲揚先抑的文學張力，營構出李白詩歌「小中見大 J 的時空特色。

五

遠從楚辭與演賦以來的辭賦文學傳統，早已樹立「舖采摘文，體物寫志 J

的基本創作典範，為達成寫作目標，辭賦家還經常借用虛構的手法，以致曾引

起文學史上一些批評或爭論，如晉摯虞〈文章流別論〉謂:

賦者，敷陳之義也。.... ..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

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失:事形4本，

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陵易，革由於此。夫假身L過大，則

與類相連;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連: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

，則與情相悸。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迪割相如之

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 J 0 (社一五)

註一五 : 參見歐陽詢緝《藝文類聚》卷五十六〈雜文部二﹒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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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謂「逸辭過壯 J '正是前文所論「夸飾」一事，至於「假象過大 J '正

指辭賦的虛構特性，因此漢揚雄「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的評論，即針對

辭賦作品的這些特性不斷擴展而發，但無論如何，這一虛構手法本有它不可取

代的文學價值，而且還強化了屈騷以下辭賦作品的特殊藝術魅力，因此我們也

相信，如果自屈原以下辭賦中抽離這種特性，它們的文學價值必將因此大為失

色。就如〈離騷〉中不再數次神遊，從而也不可能藉由「忽臨脫乎故鄉」一節

，構成文章的一大高潮。而司馬相如的〈大人先生賦〉若缺乏「虛張異類，託

有於無 J (註一六)的虛構方式，又何由促使武帝產生「飄飄有凌雲之氣，似

遊天地之間意」

辭賦的虛構手法，包涵人事與景物，這在中國文學中是先於小說、戲劇的

(註一七)。漢代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等賦中的烏有先生等人物外

，尤其景物的舖寫上，即借助一虛構性的時空場景，而成為此賦的重要特色。

(註一八)並體現漢賦中神奇瑰麗的時空境界，並奠定漢賦的獨特審美風格。

到了唐代詩人李白的賦篇中，仍承費並發揚此傳統精神，尤其是在〈大姐賦〉

、(明堂賦> '以及〈大鵬賦〉等規模體製較大的漢賦型作品，此外，並進一

步融入於他的詩歌創作中。

〈大鵬賦〉未為稱許希有鳥與大鵬之「登於寥廓 J '因此營構出「右翼掩

乎西極，左翼蔽乎東荒。跨騙地緒，周旋天綱，以恍惚為巢，以虛無為場」的

虛幻浩瀚時空，呼應李白自述辭賦「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之旨，而在〈明堂

賦〉中，為突顯建築之雄偉氣象，亦虛構一「結構乎黃道，自曉乎紫微。絡勾

陳以練垣，闢闇固而啟扉」的神奇時空，以舖陳明堂建築之「崢嶸贈蟬，架宇

註一六:參見《文選》卷四十五皇甫譴〈三都賦﹒序〉。

註一七:參見清水茂〈辭賦的虛槽) , (新亞學術集于IJ) 第十三集(香港，新亞學術集刊

出版委員會， 1994) 

註一八:參見鍾仕倫〈澳大賦虛構性略述) , (賦學研究論文集) (四川，巴蜀害社， 19 

9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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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兮光輝。崔鬼赫奕，張天地之神威。」並接著在下段中，進一步以超乎尋常

的時空，亟寫地理形勢之壯觀:

夫其背泓黃河，根瀨清洛。太行卻立，通谷前廓。遠則標熊耳以作揭，

給龍門以闖關。點翠綠于漓荒，洞清陰乎群山。及乎煙實卷舒，忽出乍

沒。是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任花。奪金龍之增

撓，挂天珠之緯坑。

類似的手法幾乎質穿整篇〈明堂賦) ，茲不贅述。至於〈大姐賦〉李白更在前

面序文中，對司馬相如、揚雄等漢賦大家「左蒼梧，右西極」等虛構時空，表

示不足:

《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拯。考其實，地周袁纜經數百。《長楊》誇

胡，設網為周眩，放農鹿其中，以搏攬充樂。《羽獵》于重臺之圈，團

組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為窮壯極麓，追今觀之，何握敵之甚也。

因此，李白在正式賦文當中，便變本加厲地去表現「窮壯極麗」的功夫。例如

:他以天子之苑圍當:

內以中華為天心，外以窮髮為海口，豁咽喉以洞間，吞荒裔而盡取，大

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跡乎日月之所過，囊括乎陰陽之未

有。

從而虛構一個驅獸行臘的具體時空，即「南以衡軍作 ，北以岱恆作怯。夾東

海而為塹兮，拖西冥而流渠。 J (註一九)這些都經由李白調動了過人的想像

力，及辭賦的虛構手法，來形成作品中虛實兩類時空參差錯落，既廣又富變化

的時空特色。

除此之外，李白賦篇也常藉由神話、傳說與典故等的運用(二0) ，營構

一虛幻也是世界，以增強作品中的時空誇度及變化。例如小賦〈悲清秋賦〉後

-註一九:本作「襟 J '從清王琦注作 r J 。

註二0: 參見傅錫王〈李白古賦中的神話運用) , (淡江學報》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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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抒其憂思云:

荷花落兮江色秋，風蜴姆兮夜悠悠。臨窮淇以有羨，思釣聾于滄洲，無

修竿以一舉，撫洪波而增壘。歸去來兮，人悶不可以託些，吾將採藥于

蓮丘。

即借用《楚辭﹒九歌》、〈招魂) <列子》、陶淵明〈歸去來辭〉、宋玉〈九

辨〉、《漢書﹒董仲舒傳》等典故來舖衍賦中的秋思，並富於時空變化。同樣

在〈情餘春賦〉中寫其春愁，也借助《楚辭﹒九歌》、《文選) (高唐賦〉、

〈神女賦〉與《詩﹒衛風》等等神話、典故 r漠之典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恩

何堪。想遊女于蛻北，愁帝子于湖南。恨無極兮心氫益，目砂砂兮憂紛紛，被

衛情于淇水，結楚夢于陽雲。」

至於大賦中更不乏這類例子，如〈大鵬賦〉中寫大鵬之「運翰 J r 長驅」

貝IJ r 燭龍銜光以照物，否IJ缺施鞭而啟途 J ' r 其動也神應，其行也神俱 J ' r 

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蟻，仰之長時 J 論它「雄姿

壯觀」貝IJ r 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旁嘆。 J 至於舖陳其神怪莫測，更以

《西京雜記》卷一所載傳說等加以類此，以營造作品的時空變化與讀者的想像

空間:

豈比夫蓬萊之黃鴿，誇金衣與菊裳?恥、蒼梧之玄鳳，耀絲質與錦章。既

服御于靈仙，久馴擾于;也F皇。精衛殷勤于銜木，鎮居島悲愁乎薦觴。夭雞

警晚于增桃，竣鳥晰耀于太陽。不曠蕩而縱遍，何拘學而守常?未若茲

鵬之;再遙，無厭類乎比方 a

而〈明堂賦〉述天子政化之妙境，貝IJ 云 r 遨遊乎，空蝸之上，扮水之陽。吸沉

避之精英，點滋味之清香。貴理圓其若夢，幾華胥之故鄉，即借用《莊子》、

《列子》等等有關道家之神話傳說。至於〈大擻賦〉中「五丁摧峰，一夫拔木

J 、「不周來風，玄冥掌雪」、「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斬

飛鵬于日域，摧大鳳于天墟。龍伯釣其靈趣，任公獲其巨魚」、「陽烏沮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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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陰兔喪精于明月。 J r獲天寶于陳倉，載非熊于滑潰」等等神話、傳說

、典故的運用，確使李白的賦作有「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的感慨。

上論李白賦中普遍存在的虛構性時空特色，在他的詩歌當中亦常被連用，

例如代表作〈夢遊天姥吟留別> '在結構上，即以「夢 J 為媒介，穿越在現實

人間與仙境的時空交錯中，也因此仙界的幻境中，便出現一系列虛構性的神話

傳說，並加以改造:

半壁見海日，空中闖天雞。千岩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琪。無咆龍

吟殷岩泉，呆深林兮，除層巔。實青青兮欲雨，水海港兮生煌。

其中在鏢渺的仙境中，至少應包括了《楚辭﹒九歌》、〈九章﹒哀時命> (史

記﹒封禪書》、《漢書﹒揚雄傳》、《元中記》等所載有關的神話、傳說等。

而此一虛構性時空，實為了反襯詩歌末尾「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

心顏」的現實時空。因此，就其詩歌的虛、實時空結構性而言，隱隱之中又與

漢賦「勸百諷一」、「曲終奏雅」的模式不謀而合，因此讀者偶也易因虛構時

空的生動而豐富變化，一如漢武帝談〈大人賦〉而飄飄然有淒雲之氣，反而忽

略作者的宏遠大旨，這也許可以說是辭賦文學虛構出來的時空陷阱吧!

李白詩歌中更多是穿插運用，以收畫龍點睛之妙，例如〈襄陽歌〉中則以

「笑殺山公醉似泥」、「咸陽市中歎黃犬」、「晉朝羊公一片石」、「襄王雲

雨今安在」等歷史典故的適時穿插，造成時空交錯，又如〈丁都護歌〉中「吳

牛喘月時」亦是借用《世說新語﹒言語》中的舊典，此類型還如〈關山月〉中

以「漢下自登道」的歷史時空，對照今日的「胡窺青海灣 J '至於像〈越中覽

古〉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畫棉衣。宮女*'花滿春殿，只今唯有鵡鴨飛。

更是以詩作的前四分之三，虛構歷史上越王凱歸的時空，來蓄積詩歌最後噴薄

而出的文學張力，連到虛實互補的效果。又如〈南陵別兒童入京〉中「會稽愚

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 J 亦是借說古今<將進酒〉之「陳王苦時宴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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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金陵鳳凰台〉之「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夜泊牛渚

懷古〉更以「空憶謝將軍」能造成「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的古今對比，

而〈永主東巡歌〉其二，貝IJ以「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的歷史時

空，反襯李白「為君談笑靜胡沙」的志業。七絕〈山中與幽人對酌〉則在第三

旬插入「我醉欲眠卿且去 J 的陶淵明飲酒典故，來突顯主人的真性惰。以上這

種類型是借歷史典故形成詩歌中虛實交錯的時空特色。

第二類型則以神話傳說構成時空的虛實呼應，且因運用材料的屬性而更顯

浪漫、奇幻，如〈登峨楣山〉的末尾以「倘逢騎羊子，攜手凌白日 J '增強登

山者的瑰麗玄想。又如〈清平調〉之「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J ' 

以仙界突顯貴妃之美若天仙。〈登高丘而望遠海〉貝IJ以「六鱉骨已霜，三山流

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沈光彩。銀台金闕如夢中， ............精衛費木石，種單無

所憑。」象徵空想幻滅的虛構意象。〈北風行〉開首之「燭龍棲寒門，光耀猶

旦聞」來反襯現實時空的淒冷。〈宿巫山下〉則以「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

」對照今日之滄桑，而〈峨帽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貝IJ以「黃金師子乘高座

，白玉塵昆談重玄」來祝福蜀僧來日的意氣風發。這些詩歌與李白賦中價用的

手法如出一轍。

另一類型，貝IJ並不借助於歷史典故或神話傳說，而直接以當喻手法或隱或

顯地創造出詩歌中的虛構時空，如〈金陵酒肆時留別〉之「請君試問東流水，

別意與之誰短長。」則以「東流水」對比此下的別情短長，與〈送汪倫〉中「

桃花潭水深干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J '正有異曲同工之妙。〈將進酒〉開首之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

絲暮成雪。」寫歲月之匆匆消逝， (沙丘城下寄杜甫〉之「思君若汶水，浩蕩

寄南征 J 0 (清溪行〉之「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裡」貝IJ結合夸飾營構「明鏡

」、「屏風」的虛有時空，貝IJ手法近似〈渡荊門送別〉之「月下飛天鏡，雲生

結海樓」。又〈登錦城散花樓〉之「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 J '又〈廬山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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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盧侍御虛舟〉之「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金闕前開二峰長

，銀河倒挂三石架」、「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渡九道流雪山」等皆顯現以彼代

此的時空特徵，故〈陪侍御叔華登樓歌〉即以「抽刀斷水水更流」反襯此下「

舉杯消愁愁更愁」的「不稱意」

而以上這三種基本類型正構成李白詩歌中時空交錯特色。但他們有時也加

以結合，呈現豐富變化的時空世界，如〈清平調〉三首之一:

一枝紅豔露疑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正結合楚王高唐神女之傳說與澳代趙飛蕪的歷史典故，來強化貴妃之嬌矗動人

。而〈沙丘城下寄杜甫〉貝IJ結合「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的歷史典故「

思君若汶水」的比喻性時空，道出對杜甫的懷念之惰，其手法與〈聽蜀僧渚彈

琴〉中結合「如聽萬整松」、「客心洗流水」的模式近似。而〈江上時〉中段

則又有結合神話傳說與歷史典故兩類的男一變化:

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乎辭賦懸日月，楚玉垂楊空山丘。

可見李白對於辭賦中的虛構特性，不僅在其詩歌中巧妙加以運用，而且更富於

創造，使其詩歌中的時空世界更形繽紛而豐富。

--L­
/\ 

李白詩歌除時空虛實交錯特色之外，更常進而表現為不同時空的類比或跳

躍特性(註二一 )。而這有待於詩人本身超凡的想像力與豐富、熱線的學養，

在李白而言，也可在他的賦作中找到線索，而其淵源則主要得之辭賦的寫作傳

統。

首先，是神話傳說、歷史典故或譬喻等構成時空的類此，他必須在表達同

註二一:參見房日晰〈論季自詩歌意象的跳躍性) , (唐代文學論叢》第三輯(快西，快

西人民出版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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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或情感中積累豐富的學問與磨褲，而最適合體現此一行文風格的，自然

是重視「舖采搞文」的辭賦體，正因它追求描寫對象的說服效果，必然「巧言

切狀」、「閩衍侈麗 J '這在漢賦中常是結合夸飾的技巧，而李白風格相近的

賦篇，自然也不乏這樣的例證，如〈大鵬賦〉中表現大鵬飛翔的雄姿雄觀一段

中，前後動用「燭龍銜光」、「歹IJ缺施鞭」、「任公罷釣」、「有窮不敢以曹

弧」、「盤古開天而直視」、「羲早日倚日以旁歎 J 六個神話傳說，亦即此段文

字中，在原有的時空場景中，來回變換六次時空。因此意象的跳躍特性，實際

上主要即由具體時空變換所形成。同理，李白在進一步舖陳大鵬神怪莫測的形

象時，更直接排比「天吳為之惋慄，海若為之瞋呢。巨誼冠山而卻走，長鯨鵬

海而下馳」等系列神話傳說中的時空，甚至緊接著又以「蓬萊之黃鵲」、「蒼

吾之玄鳳」二事作為此擬。而如此眾多豐富的時空意象，正典型地表現出辭賦

文學對於李白創作的重要影響。

至於〈大姐賦〉中舖述射磁禽獸之盛美，也排比「斬飛鵬於日域，摧大風

於天墟。龍伯釣其靈毯，任公獲其巨魚」等四意象。而〈明堂賦) r豈此棄趙

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叢臺，建姑蘇及章華。」貝IJ貫以四個古國及其代表

性建築，並加濃縮變化，以突顯眼前明堂巨麗可觀。可見在漢賦型作品中，此

一手法對李白而言不僅熟悉且富變化。

時空的頻繁轉換，主要藉助意象的豐富運用，但前提則是需統一於主題之

下，而這種技巧的養成，就李白而言，正可從他〈擬恨賦〉的作品中發現線索

，按段成式《固陽雜過》前集卷十二云 r 白前後三擬《文選) ，不如意，悉

焚之，唯留〈恨〉、〈別〉賦。J 可見李白應原有不少這類擬作，而這類如〈

擬恨賦〉之作，由令日眼光觀察，它正真備上述的真體條件，其中關係主要有

兩點一)南朝江淹的〈恨賦〉原作，本以舖陳古今恨情為能事，並作為全

賦的主要內容，因而此賦中即以攝事類義，用典精切為特色，自然其中時空的

轉換豐富而變化。而李白即以〈擴恨賦〉為題，謀篇上仍然承費了此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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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者，李白所用典故與江淹的原作完全不同，而且又更生動巧妙，大有

不讓前賢之意(註二二)。其中顯示出李白在原題之下，前後克服的幾項困難

(一)原作典故的抽換。(二)新作典故與原作的性質一致。(三)排比六

個以上古今恨事。(四)用典需更淺易。(五)典故之間的呼應。因此，在「

因難見巧」的用心下，如此的擬作，必能為李白詩歌意象的跳躍性中奠定良好

的創作基礎。

其次，意象排比、跳躍的時空變換，由於較費文字篇輻，因此也一直主要

被運用在長篇巨!快的大賦中，然而在李白創造性地巧變之下，同樣暢行無阻地

呈現在他的另一類抒情小賦中，並形成其詩歌中跳躍的時空特色，例如〈愁陽

春賦〉寫「魂斷」、「傷心」則云:

若乃 l龍水秦聲，江猿巴吟。明妃玉塞，楚客楓林。

其中排比典故，穿越四個不同時空，確使寬廣的想像空間拓展了讀者心靈的邀

遊視野。而〈惜餘春賦〉寫愁思時，貝IJ借用「漠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恩何

堪」、「想遊女于幌北」、「愁帝子於湘南」、「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

于陽雲」等一系列相關的時空意象。李白此一手法的運用，還巧妙地出現在全

文僅計廿一旬的〈悲清秋賦〉中，在賦末的九句中，前後調動「風蜴蹋兮夜悠

悠」、「臨窮淇以有羨」、「思釣誼於滄洲」、「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

託些」、「吾將采藥於蓬丘」等或隱或顯，或直引或化用的六個不同時空，其

間密度之高，跳躍之迅捷，可謂最能顯示李白「困難見巧」的高超技巧了。

同時，李白幾篇抒情小賦的時空意象跳躍，在篇幅體製上，可說巳相當接

近詩歌，甚至較他的部分長篇樂府歌行作品還短，此一現象也說明李白從賦過

渡到詩歌的時空意象跳躍，實已在他的大賦中奠下深厚的基礎，且在短篇小賦

中，得到成功的示範。

意象的跳躍特性普遍存在李白詩歌作品中，例如〈嘲魯儒〉共有七聯，而

註二二:同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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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末尾三聯則借用三次典故的時空跳躍表現嘲諷之旨:

泰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蹲過，與我本殊倫。時事且未達，歸

耕汶水潰。

而且三個典故也跳脫了一漢賦作品單調的敘述模式，加以巧變。又如〈將進酒

〉開首的「黃河之水天上來」、「高堂明鏡悲自髮 J '亦是時空的跳躍例子。

而〈行路難〉中的例子，更直接以意象的緊密，典型地體現李白賦中的時空跳

躍特性:

欲波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

海。

李白這一手法使得他的作品意象豐富而氣象雄闊。又如〈遠別離〉全篇，亦透

過娥皇女英及堯幽囚、舜野死的傳說，穿插於古今的時空交替中，因此形成全

篇意象「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辭意反復行乎其間者，實未嘗斷而亂也:使

人一唱之歎，而有餘音。 J (註二三)另如著名的〈陪侍御叔華登樓歌) ，更

是在昨日、今日、「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欲上青天攬明月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與「明朝散髮弄扁舟」等意象

中，穿梭古今時空與李白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中顯現跳躍性，使得全首作品節

奏緊湊，而且意涵豐富。

有時李白也發揮跳躍式手法，使他小詩中絕句一類的時空場景迅速變化，

增強其中節奏感或情感爆發力，如他的〈峨帽山月歌)

哦，獨山月半輪秋，影入乎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忠君不見下渝州。

李白此詩的詩色在絕旬的四句中，便穿插五個地名，並以時空之迅速轉換顯現

舟行之流暢。這與〈早發白帝城〉正是異曲同工 r朝辭白帝彩雲間，干里江

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至於李白詩歌中，有時也以

註二三:語出范《李翰林詩選》註此。參見安旗等《李白全集續年註釋》頁10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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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轉換呈現文學張力者，如〈越中覽古〉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幸殿，只今惟有鵡喝飛。

可說章法獨創，即在前三旬舖衍苦日越王凱蜓的時空場景時，候然跳至眼前時

空，而且其間一喜一悲，前盛後衰，具有強烈對比效果，並富於強烈的感染力

。此外，李白更有不少短詩似與意象跳躍無闕，其實不然，例如〈送汪倫〉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開岸土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正是從江舟前行，回顧岸上，又寫桃花潭下，再回到內心別情作了時空的不停

轉換，其中跨度雖非強烈而高遠，卻也是不折不扣不同方位的時空跳躍。

因此意象的跳躍，經常又是體現在方位的變換上，這一特點在漢賦中體現

為上下左右、遠近、四方的空間舖陳，而李白的大賦中，當然也屢見不鮮，如

〈明堂賦〉除「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增乎光碧之堂，臭乎瓊華之室。錦

爛霞駁，星錯浪潮， ......蔑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外，又有「遠則標熊

耳以作揭，豁龍門以開闕，點翠綠於鴻荒，洞清陰乎群山」以下形成空間視角

的變換。至於以太廟鋪中央的方位設計上，更舖陳前後、左右的安排與其意義

前疑後丞，正儀竭以出入: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奔。其左右也，貝IJ 丹

陸哼哼，彤庭煌煌。列寶鼎，敵金光。流辟雍之滔滔，像環海之湯湯。

闢青陽，啟總章。廓明臺而有玄堂，儼以太廟，處乎中央。發號施令，

采時順方。

重視空間方位變化的舖寫，不只出現在像〈明堂賦〉類的大賦作品，李白在像

〈劍閣賦〉般短篇作品中，也靈活加以變化運用:

上則松風蕭諷瑟，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鴻走塾......洶湧而驚雷。送佳

人兮比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沈吟兮歎息。視滄波之東

注，悲百日之西匿，漓則熹兮秋聲，實懇泰m瞋色。若明月出于劍閣兮

，與籃兩鄉對酒而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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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類作品，不僅篇輻短少，且抒情的成分尤其濃厚，尤其這種結合無疑，又

與部分李白樂府歌行一類作器的界限更趨模糊，故王琦注引元祝堯《古賦辨體

》曰:

其前有「上則 J r 旁貸J J 等語是擎《土林》、《兩都》鋪敘體格，而裁

入小賦，所謂「天吳與紫風，顛倒在短禍」者數!故雖以小賦亦自浩蕩

而不傷儉陋。蓋太白天才飄逸，其為詩也，或離舊格而去之，其賦亦然

而李白〈蜀道難〉正是這種現象的最佳說明:

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夭梯石棧相

鉤述。土有六龍四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四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

，猿揉欲度愁攀援。

甚至在篇輻與舖陳的比例上〈蜀道難〉較諸〈劍閣賦〉更明顯表現出濃厚的辭

賦風格，因此在時空安排上，可有助於我們認識到辭賦文學對李白詩歌創作的

深遠影響。而李白不少的詩作，也經常融入類似的手法，增強詩人主題上的情

感訴求。例如〈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終緯秋啼金并闌，微霜淒淒草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

卷雄望月空長，羹。美人如花隔雲端。土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海水之波瀾

。夭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錯綜的古今時空跳躍，虛實的時空呼應，又加上首聯與頭聯近遠對比，都處處

在豐富的時空變化中體現著辭賦化的特性。

七
自屈原辭賦中，如〈離騷〉、〈九歌〉一類作品中，早已出現不少「上窮

碧落下黃泉」型的廣大時空跨度，尤其〈離騷〉一篇後半部分，為其中主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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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數度神遊、遠征，作了精彩的舖寫，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為表現本文的象徵

寓義及作者屈原自我的精神世界，不僅種種神話材料被巧妙地運用，而且主角

人物也因此具有呼風喚雨的超凡神能:

跪敷社號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比中正。如玉 以乘驚兮，連埃風余上征

。朝發韌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圈。欲少留此重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義和研節兮。望崎」茲而勿追。 E各曼曼其修連兮。吾將土下而求索。

飲余馬於成池兮。總余有學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

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鷺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命以末具。吾

令風鳥飛疇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

其離合兮。班陸離其土下。吾令帝闖闖關兮。倚閩闡而望于。時曖曖其

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濁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這種以意驅象的特點，揭示出辭賦作品在「舖采搞文，體物寫志」模式中追求

形神合一的理想，當然漢賦以下，尤其是南朝賦作中也有一些作品在流連忘返

中「采濫忽真 J '陷於汲汲「竟為侈麗閩衍之辭 J (註二四)的窘境，不過仍

有不少作品，仍能發揚辭賦「體物寫志」的宏旨。

李白曾自述作賦的宗旨 r賦者，古詩之流也，辭欲壯麗，義歸博遠。」

既體現他的復古主張，也暗示他的創作回歸到屈騷的典範'這種態度正與劉麗

在《文心雕龍﹒辨騷》中的態度相近。因此，在李白的賦篇中，無論巨篇短製

，都必寄寓著「宏達之旨」。因此意象運用的幕後核心，便是作者的情志訴求

，這在漢賦中便常借助「控引天地，錯綜古今。 J (註二五)的創作手法，即

作者借用豐富的客觀時空，體現作者的情志。因此就時空而言，李白賦常表現

為二種基本類型(一)是將原來的神話傳說等等典故等予以加工，從而更具創

造性。(二)是將大自然的客觀時空，加以解構、變形與重組。二者又需符合

註二四:參見班固《漢書﹒藝文志》。

註二五:參見《西京雜記》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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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意驅象的原則，並體現李白宏遠的精神世界。

在神話傳說、歷史典故的再創造方面，例如李白〈大鵬賦〉中曾引用神話

傳說中之天吳、海若、巨趣、長鯨四種靈怪，並賦予 r:為之恍慄」、「為之體

屁」、「冠山而卻走」、「腦海而下馳」等創造性動作，以突顯大鵬之神妙莫

測。又如〈大獵賦〉中引用大章、夸父之典故，卻又塑造「大章按步以來往，

夸父振策而奔走」的意象。此賦又以「阿雨師，走風伯」、「陽烏沮色于朝日

，陰兔喪精于明月」、「訪廣成于至道，問大魄以幽居」、「使罔象攘玄珠于

赤水」等意象，營構神話的新時空。而抒情小賦中如 r想遊女于幌北，愁帝

子于湘南」、「若有一人兮湘水潰，隔雲霓而見無因 J '都曾將原有典故予以

改造，而更能表現作者之情懷。

此外，李白更善於將客觀的自然世界，在表現自我的主軸制約下，紛紛解

構、變形，並予以重組， (大鵬賦〉中「塊視三山，杯觀五湖」固然有所變形

，而「五岳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更充滿作者自我的精神象徵，因此〈劍

閣賦> r 鴻別燕兮秋聲，雲愁秦而瞋色」、「謝!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 J '都

賦予人格化、情感化的時空特色。同理， (愁暢春賦> r 東風歸來 J 能夠「見

碧草而知春 J ' r 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滅兮」可以「贈天涯之佳人」。而〈惜餘

春賦〉開首即寫「天之何為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于東方。」而「恨不得控長

繩于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更是「控引天地」的最佳詮釋。(註二六)至

於在李白的長篇賦中，也不乏這類例子，如〈明堂賦〉之「太行卻立，通谷前

廓」、「樓臺蹦蝴以奔附，城闕盎辱而蔽虧。」等都表現李白「驅山走石」的

精神象徵'當然在他的「控引天地，錯綜古今 J 之下，這些大自然世界，似乎

都具有「飛動」之勢(註二七)。故〈大姐賦〉中君王得以「奔雷車，揮電鞭

註二六:按此意象越可能源自晉傅玄〈九的歌) : r 歲暮景邁辭光絕，安得長緝繫白日。

」但李白此二旬仍有改造之功。

註二七:李白〈明堂賦〉中描寫明堂圖畫之美云 r 若乃續續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

，奇形異樣，勢若飛動，瞪間雄肝。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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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而「崑崙陀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 J '以致「河漠為之卻流，川岳為之生

風」

諸如下述「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以意驅象特性，所造成的創造性時空

，在李白詩中也同樣呈現出寫意與飛動的意象特徵(註二八)。並體現李白自

我的精神世界，從而以「形神合一 J 的聲術手法完成他「辭欲壯麗，義歸博遠

」的辭賦主張。而這些可以他的山水詩作為典型例證，因為其中表現李白「壯

飛動之趣，寫冥奧之恩 J (註二九)的時空特色。如〈望廬山瀑布二首〉

西登香爐峰，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塾數十里。-ÞM.電來，隱

若白虹匙。初驚河漢落，半灑雪天祖......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

就如「欲上青天攪明月」的詩旬，正突顯李白調動自然的妙想與手法。如〈橫

江詞〉其六中「海鯨東覺百川回」正是李白化身。〈訪戴天山道士不過〉之「

野竹分青靄，飛泉娃碧峰」的人格，而〈與夏十二登岳陽樓〉更在李白醉意中

，呼喚自然，與雲天對話，構成此詩如夢似幻的時空世界，並成功地呈現李白

「酒中仙」的飄逸形象:

樓觀岳陽畫，川迴洞庭悶。雁引悉心去，山街好月來。當間迫下騙，天

土接行杯。醉後i車風起，吹人舞抽回。

這種召喚大自然共飲共談的構思，常常生動地出現在李白的詩歌中，如〈春恩

〉之「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維。 J <海水曲〉之「荷花婿欲語，愁殺蕩舟人

。」又〈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

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

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7j<.結無情遊'相期進實漢。

註二八:參見賀秀明〈論李白山水詩的內在意疆) , ，(廈門大學學報) ， 1989第4期。王許

林〈論李白山水詩的內在意疆) , (中國李白研究) ， 1990年集(江輩革，江輩革古

結出版社， 1991) 

註二九:參見晚唐岐然《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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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白不少有關月亮描寫的詩歌中，還常常出現李白對月的驅喚，如〈夢遊天

姥吟留另1]) r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愛Ij溪。」又〈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開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函。

不只明月可喚，愁心亦可寄送遠處，這不正是時空經過李白解構與重組的創造

性新面貌，故有「狂風吹我心，西掛戚陽樹 J (註三0) 的佳旬，而李白在李

白〈登太白峰〉一首中，不僅與星辰對話，而且與月為鄰:

西土太白峰，夕陽窮登攀。太白與我語，為我闖天關。顧乘冷風去，直

出浮宮間。舉手可近月，前行若無山。一別武功去，何時彼更遷。

天上的日月星辰既可隨詩歌的情意需要驅喚，大地的山川當然也可重塑，李白

在〈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一類的作品中，就表現了此種時空特色:

卻君山好，乎舖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投洞庭秋。

至於將天上與大地融合一起，並透過詩人的錯覺作用，重塑天地合一的縮濃世

界，山是李白詩歌中又一變化:如〈金陵城西樓月下吟〉云:

白雪映水搖空氓，白露垂珠渴秋月。

正予人一種「別有天地非人間」的奇妙時空幻覺。這種錯覺，有時又呈現為人

對大自然的影響，如〈秋登宣城謝眺北樓〉中之「人煙寒橘抽，秋色老梧桐。

」

上述李白詩歌中多采多姿的時空變化及特色，就其文學淵源而論，正是取

法於楚騷、漢賦以來「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獨特手法。

八
李白詩歌中的時空風貌，不僅極富變化而且深具特色，本文所論正是其中

較真代表性的典型，其中固然亦受到思想或宗教的啟發(註三一) ，但就其表

註三0: 參見李白〈金鄉送韋八之西京〉一。

註三一:參見王定璋〈李白藝術風格的文化淵源) , (西南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

學版) 1994 ，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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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文學淵源而言，則主要承龔於辭賦的寫作傳統，並且藉由李白賦的具體媒

介，並賦予創造性的變化，從而展現出李白詩歌中繽紛生動的時空。因此由本

文的探索可以歸納出以下的結論:

(1)李白詩歌豪放飄逸的主要風格，與其辭賦主張 r辭欲壯麗，義歸博遠」

相呼應，受到辭賦文學的重要影響，尤其是《文選》中澳代司馬相如、揚

雄與南朝江淹等名家賦作對唐詩的影響。

(2) 李白詩歌中巨大的時空跨度，更集中體現在其賦篇中，且源於「賦家之心

，包括宇宙，綜覽人物。」的求全、求大精神，從而展現出盛唐氣象。

(3) 李白詩歌中巨大的時空意象，主要得自他濃厚的「夸飾 J '而此手法正是

辭賦文學的當行本色，並普遍體現在李白的賦中，同時表現出夸大與縮小

手法兼備的二重性。

(4) 李白詩歌中虛實交叉錯綜的時空特色，不懂得力於辭賦的虛構性風格，且

充分運用在李白賦作裡。

(5) 李白詩歌中時空意象多跳躍性，每大量地見於李白賦中，並主要頒於辭賦

「舖采搞文 J 與「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手法，並因此形成召喚性結構

(註三二)

(6) 李白詩歌中豐富的多重時空意象，不僅普遍存在於賦作中，且還藉由〈擬

恨賦〉的寫作典型，鍛鍊典故運用的純熟手法，並呈現出李白詩歌的時空

特色。

(7)李白賦作充分體現他「辭欲吐麗」且「義歸博遠」的主張，正是發揚「詩

人之賦麗以則」的精神，而他詩歌因抒情所重塑的創造性時空，又經常體

現為人格化、飛動的意象特徵。

(8) 李白詩賦的時空特色，除創造性地發揚辭賦的傳統精神外，同時，也體現

出《莊子》天地同生，物我合一的境界。

註三二:參見陳定玉〈李白樂府歌行的召喚結槽〉那家培等續《謝眺與李白研究)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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